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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史互證   ─〈唐玄宗鶺鴒頌〉研究

侯怡利

國立故宮博物院

器物處

提　　要

關於國立故宮博物院所收藏的書法名蹟〈唐玄宗鶺鴒頌〉，學術界過去主張

玄宗作〈鶺鴒頌〉時間在開元五年（717）至二十年（732）之間；尤以開元七年

（719）一說最為普遍。本文則從〈鶺鴒頌〉的內容及開元初年相關史事的考證，

認為鶺鴒棲集麟德殿一事，應是發生在開元九年（721）九月十二日（辛酉），此

後才有魏光乘與玄宗陸續作〈鶺鴒頌〉之舉。

〈鶺鴒頌〉文中充滿兄弟友愛之情，正如登基以後的唐玄宗，在歷史上因為

「友于兄弟」而素享盛名；然而，事實上真的是如此嗎？透過文本分析，發現唐玄

宗所謂的「友于兄弟」，有其深刻的歷史因素，以致為了掩飾內心不安的情緒與穩

固自我的統治地位才「做」出來的種種表現；況且，玄宗並針對出閣的諸王，製訂

了各種強制性的規範與限制，用來防備大權旁落甚或禍起蕭牆，從這樣的一個角度

來對照玄宗的〈鶺鴒頌〉，有另一番省思。

對於〈鶺鴒頌〉卷本身，經過目驗及高階數位影像的檢視，此卷應是寫本，由

收藏印可推知至少是北宋以前的寫本。卷末蔡京、蔡卞跋尾，就書風看是有根據的

臨本，跋文內容與史籍所載，又可為書史互證的另一例證。

關鍵詞：唐玄宗、鶺鴒頌、書法、歷史因素、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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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唐玄宗鶺鴒頌〉卷（圖 1），是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重要書法名蹟，本幅行書

紙本，縱 24.5公分，橫 184.9公分，由四紙接成，共四十四行，三百三十一字，前

半段為序文，說明作〈鶺鴒頌〉的原委，後半則為頌文。卷末有草書「勅」字及玄

宗御押。〈鶺鴒頌〉向來被視為最能傳達唐玄宗行書風格的作品，但對於此卷的相

關研究並不多見。其中多為〈鶺鴒頌〉書成時間的考訂，江兆申先生〈唐玄宗書鶺

鴒頌完成年歲考〉一文，定〈鶺鴒頌〉書於開元七年（719）；1
徐邦達先生定為開元

二十年（732）以前；
2
在〈唐玄宗「鶺鴒頌」與魏光乘〉中，黃緯中先生提供「魏

光乘」此人的兩條史料，佐證江氏的開元七年說；
3
方展里先生則認為是開元四年

（716）至十二年（724）間；4
何傳馨先生則提出開元五年（717）的可能性；5

譚怡令

女士在〈當唐玄宗與鶺鴒相遇〉中，亦沿用開元七年說。
6
此外，對於文本內容的

解讀也產生不同看法。至於在書法方面則多為介紹性文章，並未針對此卷從書法本

身及裝裱等方面作全面深入的探討，即便歷來就存有鉤摹本的疑義，但各有看法，

莫衷一是。
7

本文嘗試從史料及書法作品兩方面來探討〈唐玄宗鶺鴒頌〉。因此，玄宗書

〈鶺鴒頌〉時間為何？是本文嘗試回答的第一個問題，對於書寫時間提供不同於過

去的說法，而時間的確定，更有助於正確解讀玄宗寫〈鶺鴒頌〉的動機及因素。其

次，玄宗書〈鶺鴒頌〉一事被視為玄宗友愛兄弟的重要例證，將此卷內容以歷史的

角度解讀，藉由文本分析及史料梳理，找出唐玄宗作此頌原因及動機，是否真如史

籍所載出於友愛之天性？或者有更值得探討的歷史背景及歷史意義，是本文的另一

目的。除了〈鶺鴒頌〉文本的史料價值，本文亦從書法作品的角度來看，從書法、

裝池及其後跋語等各方面切入，以定位〈鶺鴒頌〉在書法史上的各種意義。

1  江兆申，〈唐玄宗書鶺鴒頌完成年歲考〉，《雙谿讀畫隨筆》，頁 1-9。
2  徐邦達，〈唐玄宗鶺鴒頌〉，《古書畫過眼要錄》，頁 70-72。
3  黃緯中，〈唐玄宗「鶺鴒頌」與魏光乘〉，《故宮文物月刊》，第 72期，1989年 3月，頁 68-71。
4  方展里，〈「鶺鴒頌」賞析〉，《故宮文物月刊》，第 222期，2001年 9月，頁 20-33。
5  何傳馨，〈唐玄宗鶺鴒頌〉，《故宮文物月刊》，第 300期，2008年 3月，頁 4。
6  譚怡令，〈當唐玄宗與鶺鴒相遇〉，《故宮文物月刊》，第 328期，2010年 7月，頁 56-63。
7  江、何兩位先生，以為尚待進一步確定，徐邦達則認為是鉤摹本，如同〈鶺鴒頌〉完成年代。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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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玄宗書〈鶺鴒頌〉完成時間考辨

關於玄宗作〈鶺鴒頌〉的紀錄，最早見於《舊唐書》〈列傳第六．睿宗諸子．

讓皇帝憲傳〉記：

時有鶺鴒千數集麟德殿廷樹，翔棲浹日。左清道率府長史魏光乘作頌，以

為天子友悌之祥。帝喜，亦為作頌。8

這段記載並沒有說明時間，僅簡明扼要說明作〈鶺鴒頌〉直接的原因，是因千隻鶺

鴒棲集於麟德殿長達十日，魏光乘以為此乃天子友愛兄弟之祥瑞，作頌歌之，玄宗

深以為喜，亦作〈鶺鴒頌〉。而〈唐玄宗鶺鴒頌〉，則因其書法史上的重要性，在北

宋時就見於書畫著錄，關於書法史上的〈鶺鴒頌〉留待本文後述，值得注意的是，

南宋《寶刻類編》有：「（玄宗）鶺鴒頌撰并行書，天寶中立」，指出當時尚存唐玄

宗書〈鶺鴒頌〉碑是天寶年間所立，並不是玄宗作〈鶺鴒頌〉的時間。此外，自北

宋開始即有墨蹟本〈鶺鴒頌〉之遞藏紀錄，到了清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中始

載錄墨蹟本全文，後有《全唐文》輯錄，因此，故宮所藏〈唐玄宗鶺鴒頌〉比上述

清人著錄時代要早，更是重要文本及一手史料。

〈唐玄宗鶺鴒頌〉墨蹟全文如下：

鶺鴒頌，俯同魏光乘作。朕之兄弟唯有五人，比為方伯，歲一朝見，雖載

崇藩屏而有睽談笑，是以輟牧人而各守京職，每聽政之後，延入宮掖，申

友于之志，詠常棣之詩，邕邕如，怡怡如，展天倫之愛也。秋九月辛酉，

有鶺鴒千數，栖集於麟德之庭樹，竟旬焉，飛鳴行搖，得在原之趣，昆季

相樂，縱目而觀者久之，逼之不懼，翔集自若，朕以為常鳥無所志懷，左

清道率府長史魏光乘，才雄白鳳，辯壯碧雞，以其宏達博識，名至軒檻，

預觀其事，以獻其頌。夫頌者所以揄揚德業，褒讚成功，顧循虛昧，誠

有負矣，美其彬蔚，俯同頌云：伊我軒宮，奇樹青葱，藹周廬兮。冒霜停

雪，以茂以悅，恣卷舒兮。連枝同榮，吐綠含英，曜春初兮。蓐收御節，

寒露微結，氣清虛兮。桂宮蘭殿，唯所息宴，栖雍渠兮。行搖飛鳴，急

難有情，情有餘兮。顧惟德涼，夙夜兢惶，慙化踈兮。上之所教，下之所

效，實在予兮。天倫之性，魯衛分政，親賢居兮。爰遊爰處，爰笑爰語，

巡庭除兮。觀此翔禽，以悅我心，良史書兮。

全文可分為兩部分，前半段為序文，說明作頌的原委，自「伊我軒宮」開始，則是

8  劉昫，《舊唐書》，卷九十五，〈睿宗諸子．讓皇帝憲傳〉，頁 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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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鶺鴒頌〉頌文。關於作頌的直接原因，與《新唐書》所記大致相同，並進一步指

出，數千鶺鴒棲集麟德殿的時間是在「秋九月辛酉」，但究竟是哪一年，則需要進

一步抽絲剝繭。

首先，序文云：「朕之兄弟唯有五人，比為方伯，歲一朝見……」，是玄宗自

述有兄弟五人，皆任州刺史（故為「方伯」），一年僅見一次面，過去相關研究皆依

據《舊唐書》載唐睿宗六子，除去玄宗尚有五人，來說明所謂兄弟五人是指：兄兩

人為宋王成器及申王成義，弟三人為岐王範、薛王業及隋王隆悌，
9
根據記載，睿宗

第六子隆悌「早薨，睿宗踐極，追封隋王。」可見早在睿宗即位前隆悌就已過世，

而玄宗在寫序文時，兄弟五人皆任州刺史，因此玄宗所指兄弟五人，除了成器、成

義、範、業四人外，並不包括隋王隆悌，第五人應是玄宗從兄邠王守禮，守禮為高

宗子章懷太子李賢之子，據《舊唐書》載：

諸武贊成革命之計，深嫉宗枝。守禮以父得罪，與睿宗諸子同處於宮中，

凡十餘年不出庭院。至聖曆元年，睿宗自皇嗣封為相王，許出外邸，睿宗

諸子五人皆封郡王，與守禮始居於外。10 

守禮與睿宗諸子共同生活多年，情同手足，至於玄宗與宗室間的關係，留待本文後

述。此外《新唐書》記載邠王守禮「開元初，累為州刺史。時寧、申、岐、薛王同

為刺史，皆擇僚首持綱紀。」
11
又據《資治通鑑》載，「開元二年，有司請依故事出諸

王刺外州」，因此「六月，丁巳（二日），以宋王成器兼岐州刺史，申王成義兼豳州

刺史，豳王守禮兼虢州刺史」，「（七月）乙卯（三十日），以岐王範兼絳州刺史，薛

王業兼同州刺史。仍敕宋王以下每季二人入朝，周而復始。」
12
據此可知，自開元二

年（714）始，玄宗兄弟五人皆任州刺史，故云：「比為方伯，歲一朝見」。

接著玄宗又云：「雖載崇藩屏而有睽談笑，是以輟牧人而各守京職，每聽政之

後，延入宮掖，申友于之志，詠常棣之詩。」唐玄宗對於兄弟皆任州刺史，雖然能

作為屏障護衛，但卻不能像過去常相左右，因此如序文所言「是以輟牧人而各守京

職」，將在外任州刺史的這些兄弟召回京師任官，如此玄宗在聽政之餘，可與兄弟

們多相處，以「展天倫之愛也」。於是在開元九年（721）直接下詔，「是歲，諸王

9  劉昫，《舊唐書》，卷九十五，〈睿宗諸子．讓皇帝憲傳〉，頁 3010。
10  《舊唐書》，卷八十六，〈高宗諸子．章懷太子賢子邠王守禮〉，頁 2833。
11  同上註。
12  司馬光撰、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鑑》，卷二百十一，〈唐紀二十七〉「開元二年五月」，頁 6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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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都督、刺史者，悉召還京師」
13
，將諸王皆召還京師。因此，對照序文將諸王皆召

還京師的內容可知，在玄宗召回五王後的某個九月辛酉，數以千計的鶺鴒聚集於麟

德殿，而在《詩．小雅．常棣》有「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是用鶺鴒飛鳴行搖的

特性，來比喻兄弟友愛之情且在急難時彼此照應，故序文云：「飛鳴行搖，得在原

之趣，昆季相樂……」，那麼多鶺鴒棲集於麟德殿，無疑象徵兄弟間和睦友好，是

以魏光乘作頌獻給玄宗，玄宗讚賞魏光乘的文辭優美，且對鶺鴒棲集一事為象徵兄

弟友愛深表同感，因此亦作〈鶺鴒頌〉。了解玄宗作頌的原委後，就時間點來看，

鶺鴒棲集於麟德殿及〈鶺鴒頌〉之作必然是在開元九年諸王被召還京師之後，而玄

宗兄申王撝（成義）在開元十二年十一月過世，依序文可知在作頌時，仍有兄弟五

人，應此必寫於申王撝過世前，經查這段時間中，僅開元九年及十二年這兩年的九

月有辛酉日，究竟是哪年呢？

再以《舊唐書》〈元行沖傳〉中魏光乘之記載為相關時間佐證：

左散騎常侍褚无量於麗正殿校寫四部書……无量卒，詔行沖總代其職。於

是行沖表請通撰古今書目，名為羣書四錄……歲餘書成，奏上之。上又特

令行沖撰御所注孝經疏義，列於學官。尋以衰老罷知麗正殿校寫書事。

初，有左衞率府長史魏光乘奏請行用魏徵所注類禮，上遽令行沖集學者撰

義疏，將立學官。行沖於是引國子博士范行恭、四門助教施敬本檢討刊

削，勒成五十卷，十四年八月奏上之。14

據載褚无量卒於開元八年（720）正月，15
元行沖接其遺缺知麗正殿校寫書事，繼續

四部書之撰寫，費時年餘至開元九年十一月完成《羣書四錄》並奏上之。
16
此後唐

玄宗又令元行沖撰《御注孝經疏》，於開元十年完成，
17
〈元行沖傳〉其後又記「初，

有左衞率府長史魏光乘奏請行用魏徵所注類禮，上遽令行沖集學者撰義疏，將立學

官。」《類禮義疏》在開元十四年（726）八月成書。

值得注意的是，魏光乘作〈鶺鴒頌〉時是從八品上之「左清道率府長史」，奏

13  司馬光撰、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鑑》，卷二百十一，〈唐紀二十七〉「開元九年」，頁 6748。按，
《通鑑》紀事的原則之一，是將發生在某年但已不確定日月之事件，繫於該年末，但並不代表該
事件一定是某年歲末才發生。

14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元行沖〉，頁 3176。
15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褚无量〉，頁 3164。
16  同註 14。
17  成蓉鏡，《唐月令注續補遺》，跋，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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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類禮》時已為正七品上的「左衞率府長史」，
18
以遷轉可知，作頌在前，請注

《類禮》在後，而元行沖在開元八年知麗正殿校寫書事，開元九年、十年（722）分

別完成《羣書四錄》及《御注孝經疏》，至十四年完成《類禮義疏》，前已有言〈鶺

鴒頌〉應作於開元九年或十二年，就時間來看，魏光乘在開元九年至十四年完成

《類禮義疏》前，曾任左清道率府長史及左衞率府長史等官。過去曾有研究指出，

依元行沖在開元九年底完成《羣書四錄》，來推論魏光乘奏請注《類禮》一事約在

開元十年稍後，因此認為〈鶺鴒頌〉應作於開元十年以前。
19
此一推論欠缺明確證

據，但以元行沖知麗正殿校寫書事期間著書的時序，與〈鶺鴒頌〉之記錄來看，與

魏光乘在官位遷轉的時間符合。再以〈鶺鴒頌〉序文中所述文意，召諸王回京師任

官是為了「每聽政之後，延入宮掖，申友于之志，詠常棣之詩」，展現兄弟間的友

愛之情，享天倫之樂。若說在開元十二年九月千隻鶺鴒棲集麟德殿多日後，有感而

發作〈鶺鴒頌〉，與玄宗在開元八、九年間陸續詔諸王還京師此舉所極欲展現的兄

弟友愛，時間上似乎有落差，而同年十一月申王撝（成義）即因病過世，對照文中

充滿愉悅歡樂之情似乎又不盡情理。因此，鶺鴒棲集麟德殿一事，應是發生在開元

九年九月十二日（辛酉），此後才有魏光乘與玄宗陸續作〈鶺鴒頌〉之舉，在時間

的推論上較為合理。

二、從〈鶺鴒頌〉看唐玄宗之「友于兄弟」

唐玄宗年方二十八，即英姿煥發地登基為帝，
20
即位初期的他，勤於問政，勵精

圖治，又有姚崇、宋璟等宰相的配合，故在明君、賢相的共同努力之下，塑造了歷

史上著名的「開元之治」，並使國勢臻於顛峰，開創了大唐盛世，早為史家所豔稱。

不僅如此，玄宗更以友于兄弟聞於史籍，《兩唐書》中有許多事例，如「玄宗

嘗製一大被長枕，將與成器等共申友悌之好，睿宗知而大悅，累加賞歎。」
21
是玄宗

為太子時，曾製長枕大被要與兄弟共眠，顯示其友愛兄弟。玄宗即位後更將諸王宅

邸環於宮側，「諸王每日於側門朝見，歸宅之後，即奏樂縱飲，擊毬鬬雞，或近郊

18  按，唐玄宗出生於武后垂拱元年（685）八月戊寅（五日）出生；即位於睿宗延和元年（712）
七月壬午（十五日），見《舊唐書》，卷八，〈玄宗本紀上〉，頁 165、168。

19  同註 3。
20  劉昫，《舊唐書》，卷八，〈玄宗本紀上〉記載，唐玄宗出生於武后垂拱元年（685）秋八月戊寅
（五日），睿宗延和元年（712）七月壬午（十五日）登基為天子，時年二十八歲。

21  《舊唐書》，卷九十五，〈睿宗諸子．讓皇帝憲傳〉，頁 3010。



書史互證─〈唐玄宗鶺鴒頌〉研究 83

從禽，或別墅追賞，不絕於歲月矣。」
22
更命人製長生不老藥，與兄弟分享「願與兄

弟等同保長齡，永無限極。」因此，《舊唐書》有「以為天子友悌，近古無比，故人

無間然」之讚。

《資治通鑑》亦云：「上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同樣記載玄宗友悌諸王的

事蹟：

諸王或有疾，上為之終日不食，終夜不寢。業嘗疾，上方臨朝，須臾之

間，使者十返。上親為業煮藥，回飆吹火，誤爇上須，左右驚救之。上

曰：「但使王飲此藥而愈，須何足惜？」23

在《冊府元龜》的〈帝王部．友愛〉中，亦條列了不少唐玄宗友愛兄弟的事例。
24

因此，為了多與兄弟相處，玄宗將諸王召還京師，約當同時，被視為友愛兄弟象徵

的鶺鴒千隻棲息麟德殿長達十餘日，有感於此而作〈鶺鴒頌〉，在字裡行間所彰顯

的是對兄弟的友愛，對共享天倫之樂的感動。

然而，玄宗與兄弟間的和睦關係，是否真如〈鶺鴒頌〉及史籍所言是出於天性

的友愛？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將時間軸線拉長，從玄宗如何得到太子之位看起。

（一）唐代前期皇太子的遭遇：宋王成器固辭太子的背後因素

在中宗復辟為皇帝後，韋皇后即數度干涉朝政、淫亂宮庭，中宗初始不信其

事，等到中宗有所懷疑之際，韋皇后即與其女安樂公主先下手為強，於景龍四年

（710）六月壬午（二日）聯合鴆殺中宗，旋即冊立溫王重茂為帝，此時的韋后意

欲效法武則天的臨朝稱制並進而篡位稱帝；方此之時，臨淄郡王李隆基遂與其姑太

平公主等人共同誅殺韋后及其黨羽，平定韋后之亂。事平之後，在太平公主主導之

下，少帝傳位予相王李旦（六月甲辰），是為唐睿宗，李隆基則因功被封為平王。
25

即位之後的睿宗欲立太子，卻因宋王成器為嫡長子，而平王隆基有功於社稷，

難以決定該立誰為儲君；不過，此時的宋王成器卻堅持讓位予平王隆基，據《舊唐

書》記載：

成器辭曰：「儲副者，天下之公器，時平則先嫡長，國難則歸有功。若失

其宜，海內失望，非社稷之福。臣今敢以死請。」累日涕泣固讓，言甚切

22  《舊唐書》，卷九十五，〈睿宗諸子．讓皇帝憲傳〉，頁 3011。
23  司馬光撰，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鑑》，卷二百十一，〈唐紀二十七〉「開元二年五月」，頁 6701。
24  王欽若、楊億等編，《冊府元龜》，卷四十七，〈帝王部．友愛〉，頁 235上 -236上。
25  事詳《資治通鑑》，卷二百九，〈唐紀二十五〉「景龍四年」紀事，頁 6641-6649。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九卷第三期84

至。26

值得注意的是，成器言詞懇切，更涕泣數日，堅決辭讓儲君的位置，固然是平王有

大功於國家，然其背後似乎隱藏著更深刻的歷史意義。

發生於武德九年（626）六月庚申（四日）的「玄武門事變」，向為唐史研究

者所熟知，毋庸贅言；然而，正如前賢所論，玄武門之變帶給大唐帝國最不良的影

響，正是嗣後每逢易代之間，宮闈之內必然發生紛爭，
27
以致政局不安。

以唐代前期而論，就在太宗貞觀十七年（643）四月，發生了皇太子承乾與魏

王泰關於儲君地位之爭。此一事件實為玄武門事件的翻版，因為太宗雖於即位之

初，武德九年十月，即立嫡長子承乾為皇太子；然而，承乾因為微有足疾，故在心

理狀態不穩定的情況下，所做所為頗有失德之處；
28
相反地，太宗四子魏王泰，卻

因喜好結交文士，享譽於世，太宗並允許魏王府別置文學館，以便招募天下文人雅

士；魏王泰並與其門客共同編成《括地志》，甚受太宗褒獎，以致於魏王泰漸有奪

嫡之心。於是，太子承乾與魏王泰之間，隱隱形成當年「建成與世民之爭」的翻

版。貞觀十七年（643）二月，太宗之弟齊王祐謀反，事連東宮，太宗不得不將太

子下獄推鞫，經審訊結果，確有其事，太宗遂廢太子為庶人。太宗一度欲立魏王泰

為太子，然而，承乾曰：

臣為太子，復何所求！但為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安之術，不逞之人遂教

臣為不軌耳。今若泰為太子，所謂落其度內。29

太宗至此始改變心意，冊立九子晉王治為太子，並定立規範：

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傳諸子孫，永為後法。30

以唐太宗之賢明，卻無力防止承乾與魏王泰兄弟鬩牆之爭，應該是他始料所未及之

事，卻也證明了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門事變」所產生的影響是如何地巨大了。

至於高宗時代的太子，下場多半也不好。首先，高宗所冊立的第一位太子，是

高宗後宮劉氏所生長子忠，於永徽三年（652）被立為皇太子；永徽六年（655）

十一月，武則天被冊立為皇后後，太子忠旋於顯慶元年（656）被廢為梁王、梁州

26  《舊唐書》，卷九十五，〈睿宗諸子．讓皇帝憲傳〉，頁 3010。
27  陳寅恪，〈政治革命及黨派分野〉一文，最早揭諸此義，詳見《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篇），頁

236-253。
28  關於太子承乾失德之作為，詳見《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七，〈唐紀十三〉「貞觀十七年」紀
事，頁 6189-6192。

29  《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七，〈唐紀十三〉「貞觀十七年四月」，頁 6195。
30  《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七，〈唐紀十三〉「貞觀十七年四月丙戌」條，頁 6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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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督，又轉為房州刺史。梁王忠年長後，因為內心不安，常做妖夢，故擅自占卜

吉凶，在古代中國，若敢於擅卜吉凶，涉及祅書祅言者，常被視為「謀逆」的表

徵；
31
本案事發後，梁王忠於顯慶五年（660）被廢為庶人，流放於黔州，謫居在昔

日廢太子承乾之故宅。至麟德元年（664）十二月，庶人李忠又被許敬宗誣告與宰

相上官儀、宦官王伏勝等謀反，上官儀、王伏勝等伏誅，庶人李忠則賜死於黔州，

卒年僅二十二歲。直到中宗復辟後，始為李忠平反，追封燕王，贈太尉、揚州大

都督。
32
太子忠未能獲得好下場，初始原因是受到高宗別立武則天為皇后極大之影

響，可謂不爭的事實。

高宗所冊立的第二任皇太子是李弘，他是武則天的嫡長子，顯慶元年被冊立為

皇太子。但年紀稍長之後的太子弘，被母親武則天以殘酷手段殘害王皇后、蕭淑妃

之事十分不滿；又對他兩位年長的姊姊（蕭淑妃所生的義陽公主、宣城公主），皆

年逾二十尚未出嫁一事也不能接受，並直接請求武則天將她們許配出去，武則天就

將這兩位公主隨便許配予兩位侍衛。基於以上因素，武則天對太子弘十分不滿；上

元二年（675）四月，太子突然暴薨，年僅二十四歲，時人以為武后酖之。高宗內

心十分悲痛，乃追諡李弘為孝敬皇帝，並葬於恭陵。
33
雖然沒有直接的明言，但司

馬光會在史冊中直書「時人以為天后酖之」，則太子弘被其生母（武則天）所殺，

可能也是不爭的事實。

在李弘暴薨的同年（上元二年）六月，高宗與武后所生之次子雍王賢就被冊立

為皇太子。此後的太子賢以處事公允，見稱於時，又撰有《後漢書注》而受到時人

的讚譽；然而，或許因為武則天當時比較偏愛三子英王哲（日後的中宗）、四子相

王輪（日後的睿宗），而宮廷中又傳言太子賢是武后姊姊韓國夫人所生，以致武后

與太子賢之間的嫌隙日深。調露二年（680）八月，武則天唆使御史大夫高智周等

誣奏太子賢謀反，乃廢太子為庶人，翌年又將庶人賢流放至巴州。至睿宗文明元年

31  見長孫無忌等撰，劉俊文點校《唐律疏議》，卷十八，〈賊盜律〉第 21條「造祅書祅言」（總第
268條）之規定：「諸造祅書及祅言者，絞。造，謂自造名休咎及鬼神之言，妄說吉凶，涉於不
順者。傳用以惑眾者，亦如之；傳，謂傳言。用，謂用書。其不滿眾者，流三千里。言理無害
者，杖一百。即私有祅書，雖不行用，徒二年；言理無害者，杖六十」（頁 345-346）。據此可
知，凡行用祅書祅言，自卜吉凶者，在《唐律》中是視同「造祅書祅言」罪來處分；而古代中
國更是將此類作為視同心懷叵側、大逆不道之犯行，亦毋庸贅言。

32  李忠事蹟，詳見《舊唐書》，卷八十六，〈高宗諸子傳〉，頁 2823-2825；又見歐陽修、宋祁，
《新唐書》，卷八十一，〈高宗諸子傳〉，頁 3586；及《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唐紀十七〉，頁

6342。
33  李弘事蹟，詳見《舊唐書》，卷八十六，〈高宗諸子傳〉，頁 2828-2830；又見《新唐書》，卷
八十一，〈高宗諸子傳〉，頁 3589-3590；以及《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唐紀十八〉，頁 6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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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4）三月，左金吾將軍丘神勣至巴州，希武后旨意逼令李賢自盡而亡。直到睿

宗景雲二年（711），始追贈李賢的皇太子地位，並諡號章懷太子。34
雖然，武后在

李賢去世後，曾為李賢舉哀，並貶丘神勣為疊州刺史（旋又復任左金吾將軍）；然

而，從武后並未實質責罰丘神勣，僅將他象徵性地眺官，旋又召回復任命為左金吾

將軍，可知丘神勣應是「奉旨辦事」矣。

至於唐中宗的嫡長子重照，在唐高宗開耀二年（682）正月出生；次月，重照

始滿月，高宗即冊立他為「皇太孫」，並改元永淳。當時群臣本來很反對，並主張

太子尚在東宮，豈能冊立皇太孫；高宗怒曰：「自我作古，可乎？」
35
群臣不敢再

言。嗣聖元年（684）二月，中宗既被廢為廬陵王，重照亦被廢為庶人。聖曆三年

（700）臘月，因為中宗已被召回東都，並被冊封為皇太子，故重潤（即重照，因避

武則天的名諱而更名）又受封為邵王。至大足元年（701）九月，邵王重潤與其妹

永泰郡主、妹婿駙馬都尉武延基私下議論武后寵幸的張易之、張昌宗兄弟，均被武

后逼令自盡。中宗復辟後，於神龍元年（705）四月，追贈重潤為懿德太子，並陪

葬於乾陵。
36

而中宗復辟後，則於神龍二年（706）七月，冊立三子衛王重俊為皇太子。由

於重俊乃後宮所生，故不為韋皇后所喜；而中宗與韋皇后之女安樂公主，則處心積

慮謀求被冊立為「皇太女」，故百般與韋后共同欺壓太子重俊，令重俊極端不安。

景龍元年（709）七月，太子起兵謀反，殺掉韋后親信的武三思、崇訓父子，進而

想要入攻宮廷，卻因未能掌握住玄武門，以致兵敗被殺。睿宗景雲元年（710）十

月，追封重俊為節愍太子。
37
故知重俊雖然真的是起兵謀反，但他實在是被形勢所

迫，情有可原；且重俊也是唐初以來第六位死於非命的皇太子。

由此可知，自唐代開國以來，歷任皇太子（含皇太孫）如建成、承乾、忠、

弘、賢、重照（潤）、重俊，幾乎沒有一位有好下場，這就是宋王成器為何要累日

涕泣以避皇太子之位的真正原因吧。

34  李賢事蹟，詳見《舊唐書》，卷八十六，〈高宗諸子傳〉，頁 2831-2832。
35  《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唐紀十九〉「永淳元年二月戊午」條，頁 6406。
36  李重照（潤）賢事蹟，詳見《舊唐書》，卷八十六，〈高宗諸子傳〉，頁 2834-2835；又見《新唐
書》，卷八十一，〈高宗諸子傳〉，頁 3593；以及《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唐紀二十四〉，頁
6590。

37  李重俊事蹟，詳見《舊唐書》，卷八十六，〈高宗諸子傳〉，頁 2837-2838；又見《新唐書》，卷
八十一，〈高宗諸子傳〉，頁 3595；以及《資治通鑑》，卷二百十，〈唐紀二十六〉，頁 6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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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接任皇太子之位以後的李隆基，處境又是如何呢？由前文可知，睿宗之

所以能夠再度登基的最大功臣，分別是其妹太平公主和其子太子隆基，因此睿宗在

位期間，對於胞妹太平公主相當尊重，「軍國大政，事必參決」；
38
對太子亦相當仰

賴，「其六品以下除授及徒罪已下，並取（隆）基處分。」於是太子與太平公主之間

產生了激烈的權力的衝突。

擅權用事的太平公主對於太子多有忌憚，嘗散佈流言曰：「太子非長，不當

立」；且太子左右，亦往往為公主耳目，使太子深不自安。
39

就在景雲二年（711）正月，當時的兩位宰相姚元之（中書令兼兵部尚書）、宋

璟（檢校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向睿宗建議，為了避免東宮不安，應將宋

王、豳王出為外州刺史，免除岐王、薛王典掌禁兵兵權，並將太平公主移於蒲州

安置；睿宗本來已經同意，並頒下敕令。
40
不料，太平公主獲得消息後，痛責於太

子；太子恐懼之下，向睿宗上奏告發姚元之、宋璟離間姑、姪之情，請從重處分。

二月甲申（九日），姚、宋二人同時罷相，姚元之貶為申州刺史，宋璟貶為楚州刺

史。同月丙戌（十一日），睿宗又收回對宋王、豳王的任命。
41
可能是由於太平公

主仍被移置於蒲州，故太子隆基極為不安，就在這年的五月，太子一度曾經想要

讓位於宋王成器，但睿宗並未同意；太子又奏請將太平公主召還京師，睿宗則同意

了。
42
於此可見，李隆基自出任太子之後，也一直被迫面對著接踵而來的政治風波

與政治危機。

（二）唐代前期被廢帝王的殷鑑：玄宗內心不安的歷史背景

在唐代前期，就算登基為天子，難道就一定可以高枕無憂了嗎？答案顯然是未

必；透過唐代前期在位皇帝被廢的過程可以了解。

唐高宗係於弘道元年（683）十二月丁巳（四日）駕崩，太子哲旋於同月庚申

（七日）即皇帝位（即日後的中宗），並尊武后為皇太后，政事咸取決於皇太后。次

年正月甲申（初一日），改元嗣聖（684）；同月，中宗欲以岳父韋玄貞為侍中（拜

38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三，〈外戚列傳．武攸暨妻太平公主傳〉，頁 4739。
39  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十，〈唐紀二十六〉，頁 6656-6657。
40  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十，〈唐紀二十六〉「景雲二年二月丙子朔」條：「以宋王成器為同州刺
史，豳王守禮為豳州刺史，左羽林大將軍岐王隆範為左衛率，右羽林大將軍薛王隆業為右衛率；
太平公主蒲州安置」，頁 6663。

41  《資治通鑑》，卷二百十，〈唐紀二十六〉「景雲二年二月甲申」條，頁 6663-6664。
42  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十，〈唐紀二十六〉「景雲二年五月」紀事，頁 6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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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宰相裴炎反對，並與中宗固爭，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韋玄貞何不可！而惜

侍中邪！」
43
同年二月戊午（六日），皇太后集百官於乾元殿，宰相裴炎等率領羽林

軍入宮，宣太后令，廢中宗為廬陵王，扶下殿。當時，

中宗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天下與韋玄貞，何得無罪！」乃幽

于別所。44

皇太后旋於二月己未（七日），冊立雍州牧、相王旦為皇帝（是為日後的睿宗），

然政事皆取決於皇太后，不許睿宗預聞。中宗的被廢，可謂正合了武后的心意；然

而，武后之所以能有機會廢掉中宗，實在是因為中宗出言不當（「我以天下與韋玄

貞何不可」），始予武后可乘之機，故知中宗的被廢，可謂「咎由自取」。

後來在載初元年（690）九月，在上演了一齣「讓國」大戲之後，武則天坦然

接位稱帝，成為國史上唯一的女皇帝；至於這齣戲劇的大致經過，正如史書所載：

九月，丙子（二十七日），侍御史汲人傅遊藝帥關中百姓九百餘人詣闕上

表，請改國號曰周，賜皇帝姓武氏。太后不許；擢遊藝為給事中。於是百

官及帝室宗戚、遠近百姓、四夷酋長、沙門、道士合六萬餘人，俱上表如

遊藝所請，皇帝亦上表自請賜姓武氏……（閏九月）庚辰（一日），太后

可皇帝及群臣之請。壬午（三日），御則天樓，赦天下，以唐為周，改元

（天授）。乙酉（六日），上尊號曰聖神皇帝，以皇帝為皇嗣，賜姓武氏；

以皇太子為皇孫。45

睿宗比中宗聰明的地方是，他知道他的母親武則天（皇太后），生性充滿政治欲望，

且野心極大，故睿宗從登基為天子起，就很甘願地成為傀儡皇帝，任由母親擺佈；

當天下人都鼓吹、煽動武則天稱帝的時候（無論幕後主使人是誰），睿宗亦迎合大

眾心態，恭請武則天稱帝，並自願改姓武氏，這是為什麼武則天稱帝後，隨即冊立

睿宗為皇太子、睿宗之子為皇太孫的緣故，換言之，這應是唐睿宗的自保之道。

最後，當前述韋后亂政之際，毒酖中宗，迎立年僅十六歲的福王重茂為帝，
46

然僅在位二十二天，即被迫禪位，由相王旦登基為天子。遜位的重茂在景雲二年

43  《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唐紀十九〉「弘道二年正月」，頁 6417。
44  《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唐紀十九〉「弘道二年二月」，頁 6418。
45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唐紀二十〉「載初元年九月丙子」條，頁 6467。
46  按，殤帝重茂卒於開元二年（714）四月，《舊唐書》，卷八十六，〈中宗諸子傳〉，云其卒年是
十七歲（頁 2839）；《唐會要》，卷三，〈追諡皇帝〉亦同（頁 21）。因此，重茂登基時（710），
應該只有十三歲；而《資治通鑑》，卷二百九，〈唐紀二十五〉「唐隆元年六月丁亥」條，卻作
「時年十六」（頁 6643），恐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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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改封為襄王，並遷於集州，可是當時的睿宗仍令中郎將率兵五百人守衛，其

「看管」的意味極為濃厚。開元二年，重茂轉任房州刺史，尋卒於任，時年十七，

追諡曰殤皇帝。由此可知，即使在重茂似乎並不能對睿宗發揮任何威脅的時候，這

位曾經短暫登基為天子的「殤皇帝」，仍要受到睿宗的猜忌與防備，古代廢帝的處

境，於此可見一斑。

綜而言之，面對唐代前期頻頻出現的「廢帝」，再加上兩位「太上皇」，
47
然則，

唐代前期政潮之洶湧，可謂「空前」，面對如此景況的唐玄宗，其內心深處如何能

安呢？

（三）玄宗防備禍起蕭牆的措施：對出閣諸王的規範與限制

就在睿宗景雲三年（712）七月，太平公主與太子之爭，突然出現極大的轉

機，史載：

太平公主使術者言於上曰：「慧所以除舊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變，

皇太子當為天子。」上曰：「傳德避災，吾志決矣。」太平公主及其黨皆力

諫，以為不可，上曰：「中宗之時，群姦用事，天變屢臻。朕時請中宗擇

賢子立之以應災異，中宗不悅，朕憂恐數日不食。豈可在彼則能勸之，在

己則不能邪！」48

通說以為，太平公主的原意在挑撥睿宗與太子隆基父子之間的鬥爭，並使太子見

黜，沒想到卻弄巧成拙，促成睿宗決心禪位；至於睿宗或許是因為夾在妹妹（太平

公主）與兒子（太子隆基）之間，左右為難，乾脆禪位，一則可以眼不見為淨，一

則可以弭平姑姪之間的鬥爭。

因此，在景雲三年七月壬辰（二十五日），睿宗傳位予太子，自己則十分心甘

情願地出任「太上皇」；八月庚子（三日），玄宗即位為天子。由於太平公主的遊

說，故太上皇下令：「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決於上笪，餘皆決於皇帝。」
49
八月甲辰

（七日），玄宗大赦天下，並改元「先天」。

47  在古代中國的皇位傳承上，正常情況之下應是先皇帝駕崩，新皇帝才能登基，故理論上是不應
該出現「太上皇」的；但唐代一共出現四位「太上皇」，是國史中十分罕見的現象。唐代第一
位太上皇是唐高祖，在玄武門事件後兩個多月，他就禪位予唐太宗了（事見《資治通鑑》，卷
一百九十一，〈唐紀七〉「武德九年八月癸亥」條，頁 6017-6018）；第二位就是前述的唐睿宗，
整個唐代，最心甘情願禪位的就是睿宗了。

48  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十，〈唐紀二十六〉「景雲三年五月」紀事，頁 6673-6674。
49  《資治通鑑》，卷二百十，〈唐紀二十六〉「景雲三年八月庚子」條紀事，頁 6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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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初政，太平公主以太上皇為後盾，仍掌大權，時宰相七人，五出其門，
50
玄

宗頗受掣肘。公主進而與其黨羽宰相竇恆貞等人，密謀發動政變，推翻唐玄宗；宰

相魏知古獲得消息後，告知玄宗。先天二年（713）七月甲子（三日），玄宗親率閑

廄兵馬三百餘人，撲殺太平公主黨羽。次日，上皇下詔曰：「自今軍國政刑，一皆

取皇帝處分。」公主逃入山寺，三日乃出，賜死於家，並盡誅其黨羽。
51
至是，自武

后以來垂五十餘年唐廷婦女干政之風，始告一段落；而唐玄宗至此才算是真正掌握

了實權。同年十二月庚寅（一日），玄宗改元為「開元」。

從本文以上敘事可知，唐代前期宮廷政變頻仍，政潮洶湧，且政治鬥爭之主

要角色，不是宗室（兄弟、姊妹、姑姑），就是母后、外戚；再加上玄宗親身經歷

武、韋之亂，以及自身在皇太子期間、乃至初任皇帝期間，仍不斷遭受姑姑太平公

主的威脅，是以大權在握的唐玄宗，又該如何來安置宗室、外戚呢？

首先，唐玄宗對與他最親近的五王，極端友愛，但並不讓他們參預政務，如史

載：

宋王成器，申王成義，於上兄也；岐王範，薛王業，上之弟也；豳王守

禮，上之從兄也。上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成器尤恭慎，未嘗議及

時政，與人交結；上愈信重之，故讒間之言無自而入。然專以聲色畜養娛

樂之，不任以職事。52

從史文可知，玄宗素所親近的「五王」，應指宋王成器、申王成義、岐王範、薛王

業，及豳王守禮，正是〈鶺鴒頌〉所云兄弟五人。雖然玄宗對他們極為友愛，其

程度達到「近世帝王莫能及」；可是，玄宗卻也「專以聲色畜養娛樂之，不任以職

事」，這裡的「不任以職事」頗堪玩味；換言之，玄宗完全不讓他們過問政務。

或許因為玄宗與「五王」過於友愛，故朝臣請將五王循「故事」出為外州刺

史，因而在開元二年（714）六月，有了以下的職務任命：

群臣以成器等地逼，請循故事出刺外州。六月，丁巳（二日），以宋王成

50  據《資治通鑑》，卷二百十，〈唐紀二十六〉「先天二年六月」載：「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
用事，與上有隙，宰相七人，五出其門」，《資治通鑑》，卷二百十，〈唐紀二十六〉，頁 6681。
《通鑑考異》解釋所謂「五出其門」者，應指竇懷貞、蕭至忠、岑羲、崔湜等四人；而郭元振、
魏知古、陸象先等三人並不攀附太平公主；《考異》又指出，如果一定要說「五人」，那麼應是
陸象先，同書頁 6681-6682。然而，後來出賣太平公主，向唐玄宗透露太平公主企圖發動政變
者，亦為其黨羽魏知古。

51  《資治通鑑》，卷二百十，〈唐紀二十六〉「先天二年七月」，頁 6683-6685。
52  《資治通鑑》，卷二百十一，〈唐紀二十七〉「開元二年五月」，頁 6700-6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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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兼岐州刺史，申王成義兼豳州刺史，豳王守禮兼虢州刺史，令到官但領

大綱，自餘州務，皆委上佐主之。是後諸王為都護、都督、刺史者並准

此。53

於此可知，玄宗雖然受到群臣的要求，讓宋王成器等三人出任外州刺史，但實際

上仍不允許他們涉及政務，只掌理「大綱」，而各州州務事實上仍由各州上佐（長

史、司馬）管控，故諸王名為刺史，實則只擁有虛名而已。玄宗並規定，爾後親王

出仕都護、都督、刺史者，均依此辦理；就在同年七月「以岐王範兼絳州刺史，薛

王業兼同州刺史。」
54
《舊唐書》亦載「時寧、申、岐、薛、邠同為刺史，皆擇首僚以

持綱紀。」
55
可見玄宗不允許五王涉及州務，不給予宗室諸王實質上任何預聞政務之 

機會。

除了將五王權力架空，唐玄宗自即位以來，即勒令諸王不許與群臣交結，更是

斷絕諸王有任何接近權力核心的可能，卻在開元八年（720）十月時，發生了下列

事端：

上禁約諸王，不使與群臣交結。光祿少卿駙馬都尉裴虛己與岐王範遊宴，

仍私挾讖緯；戊子（九日），流虛己於新州，離其公主。萬年尉劉庭琦、

太祝張諤數與範飲酒賦詩，貶庭琦雅州司戶，諤山茌丞。然待範如故，

謂左右曰：「吾兄弟自無間，但趨競之徒強相託附耳。吾終不以此責兄弟

也。」56

按岐王範與駙馬都尉裴虛己的行為事涉及「讖緯」，亦即觸犯了《唐律》中的「私

有玄象器物」此一罪名，依律僅需處以徒刑二年之罪，
57
而唐玄宗不但將裴虛己流

放於新州，更強制他與霍國公主離異，則玄宗對於事涉「讖緯」之行為可謂極端痛

惡矣。至於劉庭琦、張諤只是與岐王範飲酒賦詩，玄宗即以彼等觸犯「諸王不得與

群臣交結」之禁令，將他們分別貶官；換言之，與岐王範交遊的三位朝臣均受到很

嚴重的處分，就算是岐王自己並未受到處分，但面對此一情境，岐王的內心真的是

「情何以堪」吧，而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下，玄宗還能向左右侍臣表示他「兄弟自

53  《資治通鑑》，卷二百十一，〈唐紀二十七〉「開元二年六月丁巳」條，頁 6701。
54  《資治通鑑》，卷二百十一，〈唐紀二十七〉「開元二年七月乙卯」條，頁 6703。
55  《舊唐書》，卷八十六，〈高宗諸子．章懷太子賢子邠王守禮〉，頁 2833。
56  《資治通鑑》，卷二百十二，〈唐紀二十八〉「開元八年十月」，頁 6741。
57  見《唐律疏議．職制律》第 20條「私有玄象器物」（總第 110條）之規定：「諸玄象器物，天
文，圖書，讖書，兵書，七曜曆，《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違者徒二年。私習天文者
亦同。其緯、候及《論語讖》，不在禁限。」《唐律疏議》，卷九，〈職制〉，頁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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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間」、「吾終不以此責兄弟」的帝王情懷，不得不令人佩服他的善於強辯矣。

或許也就是在此一事件（岐王範與朝臣交結）的影響之下，玄宗遂於第二年

（即開元九年），將他遠在全國各地為官的兄弟，悉數召還京城，
58
以便就近看管，而

這也就是玄宗撰寫〈鶺鴒頌〉的合理背景。

到了開元十年（722）八月，由於祕書監姜皎洩漏玄宗意圖廢掉王皇后一事，

玄宗大怒，一則將姜皎責杖六十，流放於欽州（姜皎卒於道中），
59
一方面於九月乙

亥（七日）敕令：

朕君臨宇內，子育黎元。內修睦親，以敘九族；外協庶政，以濟兆人。勳

戚加優厚之恩，兄弟盡友于之至。務崇敦本，克慎明德。今小人作孽，已

伏憲章，恐不逞之徒，猶未能息。凡在宗屬，用申懲誡：自今已後，諸

王、公主、駙馬、外戚家，除非至親以外，不得出入門庭，妄說言語……60

此一敕令的背景，就是因為揭發祕書監姜皎者，正是王皇后妹夫嗣濮王嶠，當然也

就阻絕了玄宗意圖廢后的舉動，故玄宗在盛怒之下，傳令諸王、公主、駙馬、外戚

等等人士（除非至親以外），不得隨意出入門庭，或者妄說言語，於此益可證，玄

宗對於親王、公主（以上皆屬宗室），乃至駙馬、外戚（以上皆屬於廣義的外戚），

可謂猜忌甚深，防備甚嚴。

再看發生於開元十三年另一事件也頗值得玩味：

十三年，上嘗不豫，業妃弟內直郎韋賓與殿中監皇甫恂私議休咎。事發，

玄宗令杖殺韋賓，左遷皇甫恂為錦州刺史。妃惶懼，降服待罪，業亦不敢

入謁。上遽令召之，業至階下，逡巡請罪。上降階就執其手曰：「吾若有

心猜阻兄弟者，天地神明，所共咎罪。」乃歡讌久之。仍慰諭妃，令復其

位。61

58  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十二，〈唐紀二十八〉「開元九年」紀事：「是歲，諸王為都督、刺史
者，悉召還京師」，頁 6748。

59  玄宗意圖廢王皇后事，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十二，〈唐紀二十八〉「開元十年八月」載：「（開
元十年八月）初，上之誅韋氏也，王皇后頗預密謀，及即位數年，色衰愛弛。武惠妃有寵，陰
懷傾奪之志，后心不平，時對上有不遜語。上愈不悅，密與祕書監姜皎謀以后無子廢之，皎泄
其言。嗣滕﹝濮﹞王嶠，后之妹夫也，奏之。上怒，張嘉貞希旨構成其罪，云：「皎妄談休咎。
（九月）甲戌（五日），杖皎六十，流欽州，弟吏部侍郎晦貶春州司馬；親黨坐流、死者數人，
皎卒於道」，頁 6751。

60  《舊唐書》，卷八，〈玄宗本紀上〉，頁 184。
61  《舊唐書》，卷九十五，〈睿宗諸子．惠宣太子業〉，頁 3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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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唐律規定：「諸造祅書及祅言者，絞。」
62
「私議休咎」可視為謀逆的表徵，而玄宗

以杖殺方式處死薛王業妃弟韋賓，手段比絞刑來得更為殘忍，可見玄宗對此事的不

滿且頗有示警的意味，可與前述開元八年岐王範與駙馬都尉裴虛己涉及「讖緯」一

事相對照，薛王業及其妃雖未受處分，但內心恐懼可想而知，玄宗甚至牽著薛王業

的手說：「吾若有心猜阻兄弟者，天地神明，所共咎罪。」是否真是如此？由上述玄

宗對諸王的種種限制與規範，答案不言可喻。

不難理解，對於父祖輩間政爭殷鑑不遠，自身又經歷許多宮闈鬥爭後才取得

皇位的玄宗，是清楚的且有計劃的在鞏固權力，對於這些可能威脅皇位的親王，自

然是防備的首要目標，由上述可清楚知道，玄宗是如何從權力及人際網絡上來阻絕

諸王有取得政治實力的機會。深諳政治操作的玄宗是採「高壓懷柔」的兩面手法來

平衡自己與諸王的關係，一方面設下種種防範措施，另一方面又展現手足情深的友

愛。

此外，史載「（宋王）成器尤恭慎，未嘗議及時政，與人交結」，
63
「（豳王）守禮

唯弋獵、伎樂、飲謔而已。」
64
宋王成器及豳王守禮一是低調，一是遊戲人間，如此

的態度反應出，同是經歷過政爭的兩人，是如何清楚且深刻地知道自保之道。不僅

玄宗清楚，這些親王兄弟更是明白，所謂「友于兄弟」，就如同包裹在權力鬥爭上

的一層糖衣，將玄宗這些作為，再拿來與〈鶺鴒頌〉最後一句「良史書兮」相互玩

味，更是令人有著無限的感慨──帝王之家，哪裡會存在著「友于之道」呢？

三、書法史上的〈鶺鴒頌〉

唐玄宗是位多才多藝的君主，據《舊唐書．本紀》載其「尤知音律，善八分

書。」
65
可見他精通音樂，擅長隸書。晚唐竇臮在〈述書賦〉中即以「風骨巨麗，碑

版崢嶸」
66
來說明玄宗的書法風格及其書法在碑刻上的成就。南宋初鄭樵在《通志》

〈金石略〉即收錄當時可見包括唐太宗、高宗、武后、玄宗、代宗、德宗等六位唐

代帝王的碑刻，其中又以玄宗書法碑刻最多，可見竇臮所言不虛，玄宗也確實「留

62  同註 31。
63  劉昫，《舊唐書》，卷九十五，〈睿宗諸子．讓皇帝憲傳〉，頁 3010。
64  《舊唐書》，卷八十六，〈高宗諸子．章懷太子賢子邠王守禮〉，頁 2833。
65  《舊唐書》，卷八，〈玄宗本紀上〉，頁 165。
66  竇臮，〈述書賦〉，收入《中國書畫全書》第一輯，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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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翰墨」，對於值得記頌之事，常以碑刻存世。歐陽修在《集古錄》曾記：

當皇祐至和之間，余在廣陵，有勅使黃元吉者，以唐明皇自書鶺鴒頌本示

余，把玩久之。後二十年獲此石本於國子博士楊裒，又三年來守青州，始

知刻石在故相沂公宅，熙寧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書。67

可見在北宋時期，〈鶺鴒頌〉刻石仍存，前引《通志》〈金石略〉中南宋時唐玄宗

存世書蹟刻石中便包括〈鶺鴒頌〉。
68
約略同時的《寶刻類編》亦記玄宗書碑多達

三十三件，玄宗書法多以八分書刻石拓片為多，
69
至於墨蹟迄今則僅存〈鶺鴒頌〉

卷。

墨蹟本〈唐玄宗鶺鴒頌〉的相關著錄，條列如下：

1.  米芾《書史》云：「開元有二印，一印小者印書縫……古篆于鶺鴒頌上見之，他

處未嘗有。」70

2. 《宣和書譜》中記徽宗宣和內府收有行書〈鶺鴒頌〉。71

3. 《三希堂法帖》中〈明林佑鶺鴒頌跋帖〉云：

唐玄宗親書脊令頌。藏于宋秘府。徽宗時有鶺鴒萬數集于後菀龍翔池。遂

出此書以示蔡京蔡卞。京卞因題于後。宋亡流落民間。指揮方侯明謙。以

錢數萬購得之。余嘗謂玄宗有一李林甫。徽宗有一蔡京。正鴟梟蔽日。鳳

凰深避之。時雖有脊令數萬。何益於治亂存亡哉。雖然此書字畫凝重。猶

為書家所取云。洪武丁卯（1387）冬十有二月望日。天台林佑題。

4.  明代韓世能的〈書畫銘心表〉記其曾收：「唐玄宗鶺鴒頌，有蔡京蔡卞等

跋」。72

5. 明詹景鳳《東圖玄覽》則提及：

唐玄宗書鶺鴒頌，字徑寸許大，遒勁峻爽，神氣逼人，蓋法文皇大令，前 

有徽廟題字，蓋徽廟常與群臣在御苑見鶺鴒飛集，因出此卷示諸臣，且令

蔡京蔡卞題跋，京卞書法亦法文皇大令而操縱自己，咄咄光彩能逼人，元

67  歐陽修，《集古錄》，卷六，〈唐鶺鴒頌〉，頁 17。
68  鄭樵，《通志》，卷七十三，〈金石略第一〉，頁 847。
69  不著撰人，《寶刻類編》，卷一，〈鶺鴒頌〉，頁 4。
70  米芾，《書史》，頁 974。
71  《宣和書譜》，收入《中國書畫全書》第二輯，卷一，〈歷代諸王書．唐明皇〉，頁 8。
72  〈書畫銘心表〉，見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卷四，〈韓宗伯存良家藏〉，頁 118。

“ ” ’　šūāī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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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素亦有跋，後數月予復入郡，從稽文甫借觀，就日光中細閱，頌乃雙鉤

廓填，唯三跋是真迹，紙墨皆如新。73

6. 明張丑《清河書畫舫》記有：

新都吳延之市書畫大抵以耳為目，嘗誇示王逸少畫像贊、胡母帖、虞世南

臨樂毅論、唐元宗鶺鴒頌、李成寒林圖、米元章海岱樓卷俱屬贋本，何異

看朱成碧耶。74

又云：

唐玄宗御書鶺鴒頌，白麻紙真蹟，結構精謹，筆法縱横，逈出吾家思陵御

書之上，後有蔡京、蔡卞二跋亦妙，其山谷跋已亡矣。近周敏仲購得一

本，乃雙鈎填墨者。至積時不悟良可嘆也。75

7.  《六研齋筆記》記有宋米芾絹素臨唐玄宗書〈鶺鴒頌〉，元人張繼孟跋尾中說明

當時有絹本〈鶺鴒頌〉之原本，唯素絹已腐壞。76

8. 清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中載錄墨蹟本全文。77

9. 清王文治於故宮藏〈唐玄宗鶺鴒頌〉跋尾云：

此書或有疑為雙鉤者。良由未曾多見唐宋人真蹟。不知古人筆法沉著。墨

法豐厚之處。深知書者。詳玩自得。不待多詞。同日又記。

歸納北宋至清代書畫著錄中與〈鶺鴒頌〉相關記錄，可以提供幾個觀察點來

看故宮所藏〈唐玄宗鶺鴒頌〉卷：首先，卷上「開元」印及宣和收藏印；其次，此

卷是否為雙鉤本？最後，是蔡京、蔡卞跋尾的檢視。藉由這幾點觀察並透過實際目

驗，
78
在更深入了解此卷的同時，了解本卷的遞藏經過，也可以一併處理歷代著錄中

關於墨蹟本〈鶺鴒頌〉的問題。

故宮藏〈唐玄宗鶺鴒頌〉現為手卷裝池，係由四張紙接成，前後有黃絹隔水，

觀察本幅四紙邊緣，每紙左上角與左下角都各有一殘印，右緣中段及右下角也各有

一殘印（第四紙右下角除外，是鈐於本幅右下邊緣），這些殘印都是規律且重複地

73  詹景鳳，《東圖玄覽》，卷一，頁 20。
74  張丑，《清河書畫舫》，卷二上，頁 30-31。
75  張丑，《清河書畫舫》，卷三上，頁 21。
76  李日華，《六研齋筆記》，卷一，頁 17-20。
77  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七，〈唐明皇御書鶺鴒〉，頁 3-4。
78  感謝書畫處同仁在目驗時給予諸多寶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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鈐於每紙相同的位置（圖 2），細看可發現殘印與紙的邊緣有一小段距離（圖 3，

由左至右分別是上、中、下），第四紙左緣除外，是與黃絹隔水相接，說明原本裝

裱應是每紙左右緣皆有裱邊，才會在重裝時拆除裱邊後留下與紙緣的一段距離，換

言之，〈唐玄宗鶺鴒頌〉曾為冊頁裝裱，後經重裝成卷。值得注意的是，由第四紙

左下印所存留部份印文，正是宋徽宗「宣龢」連珠璽（圖 4-1，可與圖 4-2、4-3比

對），此類由冊改裝成卷的例子與唐孫過庭〈書譜〉的情況相似。更進一步來看，

本幅共鈐有「開元」篆書朱文印五，除了在第一紙右下角及第四紙〈鶺鴒頌〉末句

下方兩方外，其餘三方鈐於本幅接紙的三個押縫上（參見圖 2），說明「開元」印是

在改裝成卷後才鈐上，又據前段說明，本幅四紙的左下角都有相同的殘印，而殘印

又是徽宗「宣龢」連珠璽，可見「開元」印在年代上晚於騎縫殘印，也自然晚於北

宋時期。因此可以確定〈唐玄宗鶺鴒頌〉的年代下限不晚於北宋徽宗，而「開元」

印的年代上限則不早於北宋徽宗，或許是後人有意據米芾《書史》而作。

此卷現存裝裱是北宋徽宗時宣和裝的樣式（參見圖 1）：本幅前、後有黃絹隔

水，拖尾為白麻紙，玉池和前隔水之間鈐「御書」葫蘆印（現存半印），前隔水與

本幅間鈐「雙龍」方璽及「宣龢」連珠璽，本幅與後隔水之間鈐「政和」與「宣

和」二璽，後隔水與拖尾押縫鈐「政龢」連珠璽，拖尾紙上鈐「內府圖書之印」

大印。關於此卷之裝裱，徐邦達曾提出「前後宣、政印，其步位不合規律，亦有可

疑」的疑議，應是針對前「宣龢」連珠璽及後「宣和」印並未蓋在黃絹與本幅的騎

縫上（參見圖 2）。由於此卷因已經重裝，但仍可看出「雙龍」方璽是絕大部份鈐於

黃絹上，僅小部份邊框被裁切，這與一般認知鈐於押縫的特性並不相同。但研究指

出，現存曾入宣和內府收藏的書畫名品，卻也未必有一致性，不應以絕對一致的形

式來要求。
79
除去上述鈐印是否在押縫上的問題，就位置來看，此卷鈐印是符合宣

和裝的形式。

再從印文本身討論，可與現存如〈王羲之遠宦帖〉、〈孫過庭書譜〉、〈吳彩鸞唐

韻〉及〈杜牧張好好詩〉等作品上相同收藏印記比對，其中比較存疑的是「雙龍」

方璽，與〈遠宦帖〉上所鈐兩相比較（圖 5），發現左邊的龍紋在細節及龍身的線條

曲度稍有不同，然而就像「雙龍」圓璽，即使是都被認為是宣和裝無疑的〈書譜〉

及〈張好好詩〉在細節上也會發現不同處（圖 6），不過些微的差異可能是受鈐印時

力道，印泥中水份等因素影響，甚或在幾經重裝時也會造成改變。至於其他印文並

79  王耀庭，〈傳顧愷之〈女史箴圖〉畫外的幾個問題〉，《美術史研究集刊》，第 17期，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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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發現明顯差異，應屬可信。此外，徽宗時印泥為「水調硃印」會有暈散現象，
80

卷上鈐印如「內府圖書之印」可以清楚看到此種特性，與〈吳彩鸞唐韻〉相類（圖

7）。綜上所述，此卷裝裱或有少數鈐印不合規律，但就位置、印文、硃泥等特性論

其裝裱應屬宣和裝，再加上本幅上有「宣龢」殘印，此卷可視為宋徽宗宣和內府藏

品。

不過就歷代著錄及此卷現存之收藏印來看，北宋以後至元代遞藏情況不明，

到了明代才有相關記錄，其中現存《三希堂法帖》第二十七冊有〈明林佑鶺鴒頌跋

帖〉（圖 8，文見前條列 3），此跋寫於明洪武二十年，文中指出此時〈鶺鴒頌〉由

方明謙購得，並記後有蔡京、蔡卞跋尾，其描述與今故宮藏〈鶺鴒頌〉內容相同，

此外刻帖上刻有「汝明父」、「新寓」（吳廷之印）二印，二印亦見於墨蹟本，可見

此跋在重裝過程被移走，僅存刻本於《三希堂法帖》。之後〈鶺鴒頌〉卷曾為明初

晉王朱棡所有，故上有「晉府圖書」；明末董其昌將之刻入《戲鴻堂帖》，明清之際

此卷為吳廷、陳定、顧九錫、王永寧等人所遞藏，皆有收藏印鈐於其上，後入清嘉

慶內府，並著錄於《石渠寶笈三編》留存至今。

又據明中期詹景鳳所記當時〈鶺鴒頌〉為稽文甫所收，不過詹氏所見有徽宗題

字並有元危素跋，然而故宮藏〈鶺鴒頌〉兩者皆無，跋文在裝裱過程中常見拆配，

因此危素跋之不存應可理解，那麼徽宗題字又該如何解釋？事實上，就現存宣和裝

之法書來看，徽宗題字有兩種模式（圖 9），一是如〈遠宦帖〉直書於前隔水黃絹

上，另一種則如〈書譜〉是書於題簽上，就詹氏所記無法判斷所見徽宗題字是何種

形式，如是直書黃絹上，則詹氏所見應非故宮所藏；若是書於題簽，那麼就有可能

在重裝過程中遺失，那麼詹景鳳所見就可能是今存墨蹟本。再看此卷前隔水與本幅

押縫上有「梁王之璽」，據《故宮歷代法書全集》第二冊說明，此為明仁宗第九子

梁王朱瞻垍之印，不過查故宮所藏書畫之鈐印，此印僅見於〈鶺鴒頌〉上，必須說

明的是，由於「梁王之璽」鈐印位置應是徽宗題字處，且梁王（1408-1441）年代

早於詹景鳳，若此印為明梁王所鈐，此卷則非詹氏所見，然梁王早逝而此印又屬孤

證，是否為明梁王所鈐尚待進一步證實。

不過詹景鳳提出雙鉤廓填的看法，可作為檢視故宮藏〈鶺鴒頌〉的另一觀察方

向。而徐邦達也曾指出此卷有些字在牽絲映帶上並不連貫，因而質疑為鉤摹本，在

目驗此卷時並無發現鉤摹的痕跡，但的確有少數字在映帶上不連貫（圖 10），再進

80  同註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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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檢視高階數位檔，清楚看到書寫時運筆的痕跡與筆畫的先後順序，而書寫時因

迴、按、停等運筆所產生聚墨現象相當明顯（圖 11），為書寫時的自然現象，至於

有些字的補筆現象（圖 12，「史」字末筆，「白」字豎劃有補筆），造成映帶的不連

貫，或顯得筆畫遲滯。然而總體說來，書寫的特徵十分明顯，也相當流暢，全幅墨

色較濃，字雖然不大，然結體緊結顯得神采奕奕。就觀察的結果，本文並不認為此

卷是鉤摹本，而是年代不晚於北宋時的寫本，但是否為玄宗真蹟則需要更多證據來

證明，不過〈唐玄宗鶺鴒頌〉在書法上，不僅承繼初唐所盛行的王羲之書風，同時

寬厚直率的用筆開盛唐之風氣，
81
再以文中所載與史實符何，且又據歐陽修記載北宋

時有〈鶺鴒頌〉碑刻存世，不論是寫本或臨本，至少在反映唐玄宗行書風格上，應

該是有相當代表性。

由前述可知，至少在明初的記錄中〈鶺鴒頌〉卷末就有蔡京（圖 13）、蔡卞兄

弟跋尾，將故宮藏〈鶺鴒頌〉之二蔡跋尾與兩人存世書法比對，蔡京以〈雪江歸

棹圖〉跋尾（圖 14）、〈致節夫親契〉（圖 15）來比較，82
可看出〈鶺鴒頌〉跋尾在

結字及用筆上有相似之處，但線條較弱、筆法變化較少且多筆誤（圖 16-1、16-2、

16-3），甚至連「蔡」字（圖 17）也出現筆誤，線條不穩且充滿不確定性，不若上

兩件筆畫遒勁。蔡卞的跋尾（圖 18）情況相似，與〈致四兄相公尺牘〉（圖 19），

可以發現結字有共通處，但卻不如尺牘的線條沉穩厚重，筆法轉折變化少（圖

20-1、20-2）。因此以書風看兩跋真偽尚待進一步確認，但以結字筆法論，若為仿作

亦屬於有所本的臨仿，又查款題所書官職，其時間與兩人之遷轉相符，因此，其跋

文的內容確可供書史互證的另一例證。

為理解二蔡跋尾的來龍去脈，先看蔡卞跋尾，云：

唐明皇於兄弟間。以友愛稱。時有脊令數千。栖麟德之庭木間。君臣賡

頌。以為美談。聖上紹述先烈。發揮哲廟之志。巨細畢舉。是以斯禽一日

同集後菀龍翔池。數以萬計。蓋前此未之有也。上既親御丹青圖其狀。又

作為雅詩以賦之。事辭之稱。與日月爭光。顧此頌所談。亦不足貴矣。改

月三日。昭慶軍節度使中太一宮使。臣蔡卞題。

跋文前段是描述〈唐玄宗鶺鴒頌〉及玄宗之友愛，又對徽宗讚美一番，然後記述徽

宗時有多達萬隻的鶺鴒聚集於宮殿後菀龍翔池，於是徽宗親筆繪製此一景象，又作

81  同註 3、5。
82  傅申，〈對日本所藏數點五代及宋人書畫之私見──〈寒林重汀〉、〈喬松平遠〉、高桐院山水對
幅、蔡京題胡舜臣畫〉，《開創典範──北宋的藝術與文化研討會論文集》，頁 177-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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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賦記之，蔡卞認為玄宗〈鶺鴒頌〉是無法比美徽宗「鶺鴒賦」。再看蔡京跋云：

臣聞唐有天下。不能追法先王。其政之所施。與士之所學。皆同乎流俗。

合乎污世。其文鄙朴。無復風雅。開元中葉。號為極治。而遺風餘烈。無

可稽考。世稱明皇脊令頌。最為翰墨文章之美。伏蒙宣示真蹟。其書札詞

語。始知臣前言不誣。臣伏觀前日聖製圖賦。羲畫遒逕。奎文藻煥。非騷

人嫉世憤懣之詞。真聖人孝友格物之義。以彼方此。以今觀昔。其事則

同。其德其言則異。猶日月之揭。霄壤之殊。非臣敢私也。政和五年四月

望。太師魯國公蔡京謹題。

在蔡京跋文可看出他對唐代文風是採貶抑的態度，即使看過徽宗所收藏世人所稱頌

最具「文章翰墨之美」的〈唐玄宗鶺鴒頌〉，仍持相同看法，另一方面是蔡京要吹

捧徽宗所作的鶺鴒圖賦，據款署時間在政和五年（1115）四月，蔡卞跋文作於蔡京

之後，記以「改月」，是指同年五月。

又據《東京夢華錄》所錄楊侃〈皇畿賦〉云：

乙未之春。龍翔恩瑞。鶺鴒來集。數以萬計。嘉首尾之胥應。感弟昆之是

類。灑宸翰以體物。用闡明乎至意。83

此處所記正是二蔡跋文所記之事，「乙未之春」就是政和五年春，而二蔡作〈鶺鴒

頌〉跋尾的原因，正是有萬隻鶺鴒聚於後苑龍翔池，自然令徽宗想起內府所收〈唐

玄宗鶺鴒頌〉，也因此繪圖作賦以記錄此盛況，頗有較勁意味。此外，據《建炎以

來繫年要錄》所載：「比閱王球家所收上皇書畫，有御製鶺鴒賦，京、卞皆作賦題

其後。」
84
可見南宋初徽宗所作〈鶺鴒賦〉尚存。綜上所述，今存於〈唐玄宗鶺鴒

頌〉後蔡京、蔡卞二人縱或筆力稍差非真蹟，但是有根據的仿本，跋尾內容與史實

相符，又可為書史互證之用。

83  楊侃，〈皇畿賦〉，收入孟元老撰、鄧之誠注，《東京夢華錄注》，卷一，頁 1。
84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十八，「建炎四年十月丙子」條，頁 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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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藉由對國立故宮博物院所收藏的書法名蹟〈唐玄宗鶺鴒頌〉的內容及開元初

年相關史事的考證，鶺鴒棲集麟德殿一事，應是發生在開元九年九月十二日（辛

酉），此後才有魏光乘與玄宗陸續作〈鶺鴒頌〉之舉。

〈鶺鴒頌〉文中充滿兄弟友愛之情，正如登基以後的唐玄宗，在歷史上因為

「友于兄弟」而素享盛名；然而，事實上真的是如此嗎？透過文本分析，發現唐玄

宗所謂的「友于兄弟」，有其深刻的歷史因素，以致為了掩飾內心不安的情緒與穩

固自我的統治地位才「做」出來的種種表現；況且，玄宗並針對出閣的諸王，製訂

了各種強制性的規範與限制，用來防備大權旁落甚或禍起蕭牆，從這樣的一個角度

來對照玄宗的〈鶺鴒頌〉，有另一番省思。

玄宗以嫡三子的身分得繼大統，主因出自於他的長兄宋王成器的固辭皇太子，

而成器之所以堅辭皇太子的歷史背景，遠因殆肇始於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所發生的

「玄武門事變」，太宗以嫡次子的身分奪嫡成功，位登大寶，然而，自此以後，唐

代前期的皇太子幾乎無一善終（如承乾、忠、弘、賢、重俊），因而宋王成器固辭

皇太子的結果，遂使平王隆基得以躍居皇太子。但出任太子之後的李隆基，卻時時

遭受姑姑太平公主的挑釁，讓他萬分不安，一度想要將皇太子的身分交還給長兄成

器；即使此事作罷，想必在玄宗的內心深處，留下深刻的印象。

其次，即使登基為天子，地位就一定鞏固了嗎？以唐代前期廢帝之多（如中

宗、睿宗、殤帝），答案顯然是未必吧。證諸唐玄宗取得皇帝之位後，仍受制於其

姑姑太平公主的干政，最後甚至於要發動軍事行動，才能徹底剷除太平公主的勢力

──此一事件，想必也讓唐玄宗內心深處有著極度的不安全感。

面對唐代前期的宮廷政變，最大的威脅多半來自於宗室本身（包含兄弟、姑

姑），故真正掌握實權之後的唐玄宗，對其宗室、外戚始終採取諸多管制手段，諸

如親王即使出任刺史，亦不許過問實際政務；又禁約諸王，不使與群臣交結；也不

許宗室、外戚任意出入門庭，妄說言語，凡此種種，皆是為了避免禍起蕭牆的必要

手段。

深諳政治操作的玄宗是採「高壓懷柔」的兩面手法來平衡自己與諸王的關係，

一方面設下種種防範措施，另一方面又展現手足情深的友愛。因此，所謂「友于

兄弟」，就如同包裹在權力鬥爭上的一層糖衣，將玄宗這些作為，再拿來與〈鶺鴒



書史互證─〈唐玄宗鶺鴒頌〉研究 101

頌〉最後一句「良史書兮」相互玩味，傳統史書上盛讚唐玄宗的「友于之道」，恐

怕值得再深思。

對於〈鶺鴒頌〉卷本身，經過目驗及高階數位影像的檢視，此卷應是寫本，由

收藏印可推知至少是北宋以前的寫本。卷末蔡京、蔡卞跋尾，就書風看是有根據的

臨本，跋文內容與史籍所載，又可為書史互證的另一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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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vidential Study of Emperor Xuanzong’s  
Ode to Pied Wagtails

Hou Yi-li
Department of Antiquities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text of “Ode to Pied Wagtails” and traditional historical source 
could be sure, in the autumn of 721, about a thousand pied wagtails perched at the 
palatial Linde Hall. Wei Guangcheng thereupon composed “Ode to Pied Wagtails” and 
submitted it to the emperor. Then Emperoe Xuanzong’s wrote down this masterpiece of 
calligraphy.

In this study provides a different observation about Emperor Xuanzong who was 
often praised for his love for his brothers. Through the text of “Ode to Pied Wagtails”, 
we could find out many complicated political causes and historical factors. All these 
reflected the way he treated his brother. This could be used as new material for studies 
of political history.

Furthermore, by examined the mounting and seals on this scroll, it could be dated 
before Northern Song. This scroll is an authentic brushwork not copying and faithfully 
reflecting the appearance of Xuanzong’s calligraphy and making this an extremely rare 
work. In this scroll, there were two colophons written by Cai Jing and Cai Bian who 
were important officials and calligraphers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 content of 
these colophons also provide new historical material.

Keywords: �Emperor Xuanzong, Ode to Pied Wagtails, Calligraphy, Historical factor, 
Historical material



圖1　〈唐玄宗鶺鴒頌〉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 〈唐玄宗鶺鴒頌〉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 〈唐玄宗鶺鴒頌〉本幅四紙騎縫殘印 卷首由右至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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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唐玄宗鶺鴒頌〉第一、二紙騎縫殘印

圖4-1　 〈唐玄宗鶺鴒頌〉
第四紙與後隔水騎
縫「宣龢」連珠璽
殘印

圖 3  〈唐玄宗鶺鴒頌〉第一、二紙騎縫殘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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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　 〈唐玄宗鶺鴒頌〉第一
紙與前隔水騎縫「宣
龢」連珠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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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　 〈書譜〉卷首與前隔水騎
縫「宣龢」連珠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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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雙龍」方璽　左：〈唐玄宗鶺鴒頌〉　右：〈王羲之遠宦帖〉

 
 
 
 
 
 
 
 
 
 

 
圖 5 〈唐玄宗鶺鴒頌〉（左）〈王羲之遠宦帖〉（右）「雙龍」方璽 
 

 
 
 
 
 
 
 
 
 
 
 
 

圖 6 〈孫過庭書譜〉（左）〈杜牧張好好詩〉（右）「雙龍」圓璽 
 
 
 
 
 
 
 
 
 
 
 
 
 
 

  
 

  

圖7　 「內府圖書之印」　左：〈唐玄宗鶺鴒頌〉　右：〈吳彩鸞唐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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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明林佑鶺鴒頌跋帖〉　《三希堂法帖》第二十七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9 　徽宗題字及梁王之璽　左：〈王羲之遠宦帖〉　中：〈孫過庭書譜〉　右：〈唐玄宗鶺鴒頌〉

 
 
 
 
 
 
 
 
 
 
 
 
 
 
 
 
 

 
圖 9  〈王羲之遠宦帖〉（左）〈孫過庭書譜〉（中）〈唐玄宗鶺鴒頌〉（右）徽宗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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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唐玄宗鶺鴒頌〉　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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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唐玄宗鶺鴒頌〉卷末蔡京跋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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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雪江歸棹圖〉卷末蔡京跋尾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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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蔡京〈致節夫親契尺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5  宋蔡京〈致節夫親契尺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6-1　蔡京跋尾　上：〈唐玄宗鶺鴒頌〉　下：〈雪江歸棹圖〉

 

 

 
圖 16-1  〈唐玄宗鶺鴒頌〉（上）〈雪江歸棹圖〉（下）蔡京跋尾 
 

 圖16-2　蔡京跋尾　上：〈唐玄宗鶺鴒頌〉　下：〈雪江歸棹圖〉

 

 

圖 16-2  〈唐玄宗鶺鴒頌〉（上）〈雪江歸棹圖〉（下）蔡京跋尾 
 
 
 



圖16-3　上：〈唐玄宗鶺鴒頌〉蔡京跋尾　下：蔡京〈致節夫親契尺牘〉

 

 
圖 16-3  〈唐玄宗鶺鴒頌〉（上）〈致節夫親契〉（下） 

圖17　 〈唐玄宗鶺鴒頌〉蔡京跋尾之「蔡」字
 

圖 17  〈唐玄宗鶺鴒頌〉蔡京跋尾之「蔡」字 

圖 18  〈唐玄宗鶺鴒頌〉蔡卞跋尾 

 

圖 19  宋蔡卞〈致四兄相公尺牘〉  國立故宮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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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　蔡卞〈致四兄相公尺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7  〈唐玄宗鶺鴒頌〉蔡京跋尾之「蔡」字 

圖 18  〈唐玄宗鶺鴒頌〉蔡卞跋尾 

 

圖 19  宋蔡卞〈致四兄相公尺牘〉  國立故宮博物院 

 

圖18　〈唐玄宗鶺鴒頌〉蔡卞跋尾



圖20-1　上：〈唐玄宗鶺鴒頌〉蔡卞跋尾　下：蔡卞〈致四兄相公尺牘〉

 

 
圖 20-1  〈唐玄宗鶺鴒頌〉（上）宋蔡卞〈致四兄相公尺牘〉（下） 

圖20-2　 「慶」字　左：〈唐玄宗鶺鴒頌〉蔡卞跋尾　右：蔡卞〈致四兄相公尺牘〉

 
 
 
 
 
 
 
 
 
 
 

圖 20-2  〈唐玄宗鶺鴒頌〉（左）宋蔡卞〈致四兄相公尺牘〉（右）「慶」字 

 


